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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一线党旗飘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的党建故事

■本报记者李思辉

内蒙古乌海临时党支部在铁皮房里重温入党誓词。 武汉岩土所党委给某项目临时党支部授旗。 武汉岩土所供图

从加拿大回来不到 3 个月，刘贺娟有好
几次在电梯里碰到戴着党徽、夹着笔记本去
参加党组织活动的人。

刘贺娟当然知道，参加党组织活动非常
光荣。读大学期间，她还递交过入党申请书。
只是因为去德国、加拿大留学和做研究，入党
的事被耽搁了。而多年海外求学、科研的经
历，让她觉得加入党派属于个人兴趣，科研人
员专注于科研本身就好，最好不被“无关的
事”打扰。因此，她一度认为，党组织活动和她
不会有什么关联。

刘贺娟是 2017 年 12 月从加拿大国家科
学研究院博士后出站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
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武汉岩土
所）工作的。
“笃笃笃———”打开门，只见来访的是武

汉岩土所党委书记陆凯阳和党办主任丁隽。
“你刚回来，工作上、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有
什么需要，随时可以找我。”陆凯阳的话，让她
心头一暖。刚到一个单位人生地不熟，领导主
动上门关心、帮助解决问题，多好！

事实上，“党委班子对口联系引进人才”
是武汉岩土所党建工作的一项制度安排。对
于新引进的各类人才，所党委根据分工进行
对口联系，关心他们工作上、生活上的困难，
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给予他们组织的关心。
“陆书记说，刘贺娟不错，是个好苗子，党

委要多关心培养。但不要着急，让她自己决
定。”丁隽记得很清楚，第一次登门谈心谈话
后，陆凯阳就建议把刘贺娟列为党员重点发
展人选，在工作中边考察边培养。

对此，刘贺娟并不知情，她只知道，接下
来的几年里，身边的一些人、一些事，深深地
触动和影响了她。

一

周辉总算松了一口气！四川锦屏二级水
电站隧洞的技术支持工作，他带领团队从
2005 年着手，整整干了 12 年，一直干到 2017
年才终于收尾。也是在这一年，刘贺娟认识了
周辉。

和很多人一样，她也有些好奇，一位二级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怎么会晒得皮肤如此黝
黑？这也难怪，在很多人眼里，中国科学院的
科学家应该戴副眼镜、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
里做研究。武汉岩土所的科学家却不同。

作为中国科学院系统里以二级学科（即
“岩土力学与工程”学科）建立的研究所，这个
所自成立之初就是冲着到工地上、到项目上
解决实际问题去的。

1955 年，33 岁的青年科学家陈宗基谢绝
多个国家的高薪聘请，响应号召回到祖国，组
建新中国第一个土流变学和土动力学研究室，
筹建、创立武汉岩体土力学研究所（武汉岩土
所前身），并将所学应用于三峡工程、葛洲坝工
程、南京长江大桥、金川镍矿等重大项目。

今天，武汉岩土所赓续老一辈科学家的
实干精神，致力于重大工程安全与灾害控制、
深部资源及能源高效安全开发、废弃物地质
处置和利用方面的研究，在中国许多重大工
程建设、资源与能源开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锦屏二级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
治州锦屏大河湾上，是中国装机规模最大、技
术最复杂的引水式电站，也是西电东送战略
性关键工程。

从 2005年开始，周辉团队对锦屏二级水
电站等 20 多个深埋岩体工程开展了系统深
入的研究，主要是试图解决岩爆无法预测的
问题。

岩爆预测有 3 个要素：时间、位置和强
度。位置和强度都是可以预测的，但发生时间
很难预测，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工程技术难题。
解决这一难题，首先需要进行大量实地调查，
要冒着很大的安全风险，长时间在尚不稳定
的隧洞内工作。国内外一些研究者纷纷打起
退堂鼓。

为了进行实地研究，着力解决这一难
题，武汉岩土所成立党员突击队。周辉、陈炳
瑞、肖亚勋、丰光亮、张传庆等党员决心深入
虎穴、背水一战。当一面鲜艳的党旗飘扬在
洞口，在工程现场的人就知道，党员科学家
下洞了。

荒山野岭，山陡人稀。黑黢黢的隧洞几十
公里长，下去一趟很不容易。为了不浪费时
间，科学家们一度早上六点就进隧洞，到第二
天凌晨三四点才出来。

岩爆还是发生了！
那天，周辉正在隧洞里边走边摸索，采集

样本、进行记录。突然一阵闷响，无数大块、小
块的石头从岩壁上飞迸而出，像炸弹一样喷
射过来。也就十几秒钟的时间，整个隧洞里烟
尘滚滚。发生岩爆的地方就在周辉身后———
事后大家发现，最近的岩爆点离他只有不到
20米远。当时他一条腿已经迈出去了，另一条
腿“差点没迈出来”。

在这条隧道里，党支部书记周辉带领党
员突击队对深埋岩体工程开展了系统研究，
形成了静力防治和动力防护的锚固设计方法
与技术体系，构建了动力灾害防控的“最后一
道防线”。

业界普遍认为，由武汉岩土所提供技术

支持建设的锦屏水电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工
程，标志着“人类对于岩爆预测束手无策的窘
境”已经成为过去，中国科学家找到了一套成
体系的预测方法，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提前预
知岩爆发生的时间区间。

二

关于武汉岩土所研究员陈卫忠的故事，
让刘贺娟听得最“心惊肉跳”的是 2006 年西
藏墨脱那一段。

墨脱县曾因没有公路被称为“高原孤
岛”。墨脱公路于 1975 年动工，但多次遭自
然灾难破坏，直到挖通隧道才改建成功。墨
脱公路嘎隆拉隧道是世界首条跨越两个气
候带地区、在现代冰川修建的隧道，陈卫忠
带领的党员突击队负责为工程建设提供技
术支撑。
“我们和陈卫忠老师一起在墨脱待了两

个多月，沿途很危险。路边就是悬崖，我们的
车又宽，行驶时一部分轮胎几乎悬在空中。有
一次，我们的车险些滑下悬崖，差点就见不到
第二天的太阳了。”说起这事，年轻的研究员
谭贤君仍然心有余悸。
目前，墨脱县有了安全快速的高速公路

和隧道，告别了“孤岛”的历史。陈卫忠团队在
这条隧道的修建中首次提出强震区泡沫混凝
土吸能减震技术，为工程建设提供了科学技
术上的重要支持。
该团队凭借数十年参与墨脱公路嘎隆拉

隧道、新疆 ABH输水隧洞以及巴基斯坦 SK
水电站等工程建设的经验，建立了一套成熟
的监测系统，动态监测隧道安全。该技术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有一天，一家施工单位负责人专程到武

汉岩土所请专家，说他们现在搞施工离不开
所里的专家，专家不发话，工人们就不干活
了。怎么回事？原来，沪蓉西高速 318国道建
设过程中，宜昌到利川这段地质最为复杂，断
裂与裂隙非常多，加上山区环境气候多变，下
雨就会滑坡。
一天上午，研究员陈从新在现场勘查途

中，发现山体的背面有细小破裂。他急忙对施
工单位负责人说，地下水通道堵塞了，水位发
生了变化，极可能发生坍塌，必须停工。
停工事关重大，施工方还在犹豫。陈从新

急得没办法，赶紧和肖国峰、袁从华、沈强、卢
海峰等党员科学家一起，在现场竖起武汉岩
土所党员突击队的旗子。
“我们是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请相信我

们的专业性；我们是党员，说话是负责任的！”
看到科学家们坚毅的态度，施工单位临时作
出调整。
因为红层软岩遇水软化，当天晚上该施

工段就发生了滑坡———山坡出现了几百米的
平移，现场的挖掘机全部被掩埋。好在提前做
了准备，没有发生人员伤亡。从那之后，只要
武汉岩土所专家说哪里有危险，不能再继续
施工，工人们就会暂停；没有经过科学家的检
测，他们就不开工。工人兄弟们相信科学家，
相信那面插在山坡上的党旗。
有一个场景，刘贺娟记忆犹新。那是 2018

年，她回国的第二年。在研发大楼里，她远远
就瞧见陈从新的嘴巴肿得不像样子。在走廊
里见到她时，他还用手捂着，挺不好意思。
彼时，川藏线特大桥正在开展复杂的选

址工作。为了排查滑坡风险，为大桥选择边
坡更稳定的地质环境，55 岁的陈从新决定和
研究人员张伟、张朝燚一起爬上藏区的一座
高峰。
他们从海拔 2000 多米爬到了海拔 4000

多米，在那里竖起党员突击队的旗子。陈从新
记得很清楚：“我们的东西都是让马驮上去
的，因为需要在上面勘测好几天，晚上要搭帐
篷，大家就带了一些面包和水，更多的还是科
研设备。因为高原反应，从西藏回来后我的嘴
巴里里外外全肿了。”

“科研工作开展到哪里，党旗就插到哪
里，党员就冲锋到哪里！”陆凯阳认为，这是武
汉岩土所党建与科研有机融合的一个重要载
体。将党支部建在科研中心，将党小组建在学
科方向组，将临时党支部建在科研一线，让科
研与党建有机融合、同向发力，是武汉岩土所
的一个鲜明特色。
如果问党员科学家，是什么力量支撑他

们到那么艰苦的地方去？他们会告诉你，为了
保证工程安全，吃点苦算什么？怕苦还是共产
党员吗？

你可以相信，这些话都是他们最朴素的
心里话———这个研究所的科学家最擅长的就
是实干，最不擅长的就是唱高调。
比如，一位叫伍国军的年轻科研人员，刚

到武汉岩土所不久，就跟着老党员上了矿场。
安全开采煤矿需要技术支撑。为了给安

徽淮南的一家大型煤矿提供技术保障，科学
家们需要坐上小罐车，在黑咕隆咚的环境下，
进入新修的煤矿巷道。

2009年 7月某天，凌晨三四点的光景，伍
国军在巷道里测压，突然感觉脚下一阵剧痛，
抬脚一看，一根长长的钉子直接刺穿了他的
脚掌。而这些事情，包括冒险下矿井的事，他
们回家后肯定只字不提。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艰苦的研究，该团

队在国内外首创的近接工程减震缓冲层复合
结构技术，有效提高了矿场工作的效率和安
全性。这些技术在此后的矿场建设中被广泛
应用。

三

黄河“几字弯”不远处，有个乌海湖。
黄河水从上游席卷泥沙至此，慢慢沉积

聚积，湖就快没有了。而在内蒙古一带有很
多矿山需要修复。修复矿山需要土，覆土才
能植绿。

在风沙漫天的工程现场，武汉岩土所所
长、党委委员薛强团队创造性提出一个思路：
能否把乌海湖的泥沙改性成土，用在矿山的修
复上？这样既解决了乌海湖的疏浚问题，又满
足了当地矿山生态修复的需要，一举两得。科
学家的奇思妙想很快被确认可行。一个与之相
关的重大专项开始启动。
“在外面站 15 分钟，满头满嘴就全是沙

子。”科学家们在乌海湖附近建立起几万平方
米的示范基地，基地周边除了漫天黄沙，什么
也没有。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搞研究，派谁去？
党员优先！

党员们来了，武汉岩土所党委批准在这个
无人区成立临时党支部———内蒙古乌海重大
科技专项临时党支部，任命研究员万勇担任临
时党支部书记。
“把党旗插到科技创新重大专项的无人区

里去！”薛强、万勇和团队成员一起住进由集装
箱改造的房子里，攻克一个个难题，积累了巴
彦淖尔等城市的矿产修复推广经验。更有意思
的是，他们还在无人区创造了一套“沿途下蛋”
的技术路线。

万勇颇为得意地解释说：“我们在把淤泥
改为土的过程中，发现淤泥里还有很多煤矸
石，我们就设法‘吃掉它’———通过技术手段
把煤矸石变成土，变成生态基材去解决当地
资源匮乏的问题。我们管这个技术路线叫
‘沿途下蛋’。”
“无人区”扬尘很严重，临时党员活动室连

窗户都不敢开。科研人员利用业余时间，自主
研发出一种抑尘剂，对净化空气颇有帮助。现
在，这款抑尘剂实现了产业转化，人们在市场
上可以买到。以搞发明创造为乐，或许是沙尘
中、无人区里，独属于科学家的浪漫。
“只要国家战略有需要，不管是什么艰难

险阻，我们都要把党旗插上去！”年终总结大会
上，陆凯阳总结认为，正是有这样的使命感，武
汉岩土所才形成了遇到急难险重任务，党员科
学家身先士卒、勇啃硬骨头的精气神；才能在

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始终保持苦中作乐的革命
浪漫主义精神。

听到这里，台下的刘贺娟不自觉地瞥了瞥
身边同事。他们衣服上别着的那枚小小党徽，
此刻格外鲜亮，惹人注目。
“除了脚踏实地的研究外，我们也积极瞄

准高精尖。比如，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地
镜’。”薛强说的“中国地镜”，指的是武汉岩土
所牵头建设的大科学装置———深部岩土工程
扰动模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如果说‘中国天眼’是往上看，观察宇宙

奥秘的；‘中国地镜’则是向下看，探究工程扰
动条件下深部岩土体结构、状态与行为演变规
律的。”简单理解，这个大科学装置就像一台超
级检测仪，可以给地球做 CT，掌握深地的脉动
和工程建造安全。事关重大，武汉岩土所专门
选派以党员为主体的 7人科学家队伍执行技
术管理和材料准备工作。

为尽快搞清楚一些关键技术参数，保证
“中国地镜”建设进度，即便是晚上 11 点钟接
到电话，科学家小组成员也会火急火燎地往所
里赶，一干就是一宿。
“每个人都有困难，但组织上交办的任务

必须完成，岂能讨价还价？党员不冲到最前面，
先进性怎么体现？”
“作为国立科研机构，我们要做国家战略

驱动压力下的‘高压锅’，不能做自娱自乐的
‘小火锅’。”

“建成国之重器，值得自豪一辈子！”
文化墙上，党员科学家们的心声激动人

心。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干的———目前，
“中国地镜”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未来几年内
有望与世人见面。到那时，中国科学家在深部
工程技术研究上，将进一步占据科技制高点。

四

“谁还在所里？”“书记在！党委班子在！”
工作群里，大家打听着消息。

那是 2020年 2月，新冠疫情来袭，武汉进
入临时管控状态。武汉岩土所党委决定科研人
员居家办公，党委成员到岗值班。

科学家需要电脑，值班的党员干部马上打
包好，尽量送上门；科学家需要一些试验数据、
研究资料，党员干部想办法一一找到，传送过
去；干部职工生活上有困难，党员干部设法提
供保障……

为确保武汉岩土所抗疫工作指挥的灵敏
性，陆凯阳每天都值守在点位上，确保凡有所
需迅速反应。

那天，看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实验资料真的
被送到了家门口，刘贺娟吃惊不已———整个城
市都停摆了，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在武汉岩土所党委身先士卒的带动下，科
研人员把家里的卧室当成研究室，有条不紊地
进行数据分析、技术研究，形成科研报告。数据
显示，疫情 3 年，武汉岩土所各项科研指标不
仅没有下降，反而增长了两成。
“研究所党建工作要以科研人员为核心，

科研人员在哪里，党的建设就在哪里，服务就
在哪里。”正是秉持这样的认识，在武汉岩土
所，党委是为新引进人才操心住房问题、为青
壮年科学家操心小孩入学问题、为困难职工操
心生活问题、为科研工作提供坚强保障的服务
团队。

党建不仅没有耽误科研人员的时间精力，
反而为他们解决了很多问题，为他们的科技创
新提供指引、持续赋能。

因为党建引领科技创新取得了突出成绩，
武汉岩土所获评湖北省党建示范单位。2020年
11月，第六届全国文明单位名单揭晓，武汉岩
土所获得文明创建的全国最高荣誉———“全国
文明单位”称号。获知这一喜讯，微信群炸了
锅，大家真高兴啊。
“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川藏公

路、核电建设等重大工程，为我们提供了无可
比拟的研究机遇。在岩土力学领域，我们的科

学家深度参与了许多‘国字号’工程，在施工中
做研究，做到世界第一，理所应当。”党的二十
大代表，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分党组书记、院
长李海波常常这样勉励党员科学家。他的另一
个身份是武汉岩土所研究员、我国岩石力学和
工程爆破领域领军科学家。

在核电工程建设领域，李海波这个名字代
表的是“科学可靠”。国内外核电工程建设都面
临着一个重大难题———核电工程基础爆破损
伤和临近运营核电站振动控制难题。简单理解
就是在工程建设实施爆破过程中，既要达到爆
破的目的，保证建设效率，又要保护好基岩，确
保核电安全。因为核能源的特殊性，这无异于
“悬崖上走钢丝”。

在广东岭澳、广西防城港、辽宁红沿河
等核电工程建设中，李海波带领党员科学家
团队对岩体爆破振动特征进行准确分析，研
发出一套评估预警分析系统和有效控制手
段，以科学技术确保了效率和安全的“平
衡”。目前，这项技术在我国建成或在建的所
有核电工程中都得到了推广应用，创造了巨
大的经济效益。
“支部书记就是科研中心负责人，把支部

建到工程技术第一线，是武汉岩土所的一大特
色。”在李海波看来，和平年代虽然没有硝烟，
但很多艰苦卓绝的科研工作依然考验着科学
家的意志和精神，比如武汉岩土所奉命参加某
岛礁相关研究项目。科研人员一上岛就是四五
个月，乃至半年。茫茫大海、与世隔绝、日晒风
吹，条件虽然艰苦，大家却从无怨言，一心只想
出色完成组织交办的任务。
“我们常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

的’。这个‘特殊’，是因为有信仰、有坚持、有责
任、有担当！”李海波总结说。
“科研机构的党建工作要少些虚头巴脑的

形式，多些调动党员科学家集中攻关、解决国
家‘卡脖子’问题的务实作为。”令武汉岩土所
党委班子倍感骄傲的是，10多年来，武汉岩土
所始终引领着该领域的世界一流水平。早在
2009年，武汉岩土所研究员冯夏庭当选国际岩
石力学学会主席，成为该学会成立半个多世纪
以来首位当选学会主席的中国人。后来，武汉
岩土所已有能力主办、承办《岩石力学与岩土
工程学报》（英文版）、《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岩土力学》等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
刊物。

201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杨春和辞
掉了很多头衔、职务。唯独有一个职务他一直
视若珍宝———武汉岩土所党委委员。

每次党委开会，他总会认真佩戴好党徽，
早早来到会场，认真学习文件、认真领会精神、
认真发言、认真做记录，认真得像个小学生。他
说，没有什么身份重得过“中国共产党党员”这
个身份。

近些年，杨春和专注于地下盐穴储气研究。
2003年，我国西气东输工程需要建设配套

储气库。杨春和团队提出第一座盐穴储气库应
选址在江苏金坛，利用金坛盐矿开采后留下的
溶腔建库，可节约建设成本 1.25 亿元。2007
年，江苏金坛储气库正式投产注气，成为我国
乃至亚洲首座地下盐穴储气库。这背后，凝聚
着杨春和的大量心血。

2015年，金坛储气库发现微渗层，出现气
体漏失问题。事关重大，身体有恙的杨春和坐
不住了，他不顾尚未完全恢复的身体，临危受
命，带领党员科学家开展技术攻关。

反复分析研判问题后，他和团队提出一种
全新技术———利用盐岩重结晶对储气库进行
封堵，并迅速开展相关研究。最终，微渗层封堵
难题被成功解决。

每每遇到有人问及“科研路上的艰难”，杨
春和总是大手一挥，“没觉得有什么，我是一名
党员，搞岩土力学研究是组织交给我的工作，
一个人一辈子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是了，
没什么特别的”。

还记得那个海归博士刘贺娟吗？回国后，
她一开始做干热岩开发，后来做模拟月壤研
究，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让她喜出望外的是，
在武汉岩土所党委的关心下，她加入了杨春和
院士团队，跟着这位战略科学家一起做盐穴储
能研究，目前已取得不俗的成绩。因为表现优
秀，她还被评为“湖北省三八红旗手”，并晋升
为研究员，干劲越来越足。

与之相伴的是，她的一个愿望越发强烈了。
2021年 6月 18日，杨春和又一次认真地

佩戴好党徽，准备和周辉、陈卫忠、陈从新、万
勇、伍国军、薛强、陆凯阳等党员一起参加主题
党日活动，刚走出办公室就被刘贺娟喊住。“杨
院士，我想入党。”

杨春和爽朗一笑：“我支持呀，但这事还需
与陆凯阳讨论一下。”
“笃笃笃———”当天下午，陆凯阳打开门，

见是刘贺娟，迎客让座，给她泡上一杯茶。还不
等他开口，刘贺娟就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意：“陆
书记，正好薛所也在，这是我的申请书，我申请
入党。我做科研也不怕艰苦，请党委考验我！”
陆凯阳和薛强相视一笑———哈哈，组织等你很
久了。

2024年初，海归科学家刘贺娟在杨春和、
陆凯阳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武汉岩土所退休干部陈继荣对本文亦有

贡献）


